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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8月 8日，我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理综楼的走廊中，依稀听到值班室

的电视中播放着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声音。普天同庆的盛典，与我当时黯淡的心情

构成了鲜明对比。盖因当时我已经放弃工作，选择留在校园中准备第二次研究生

考试。路漫漫而修远，虽艰难上下求索却仍茫然不知前途所在。当时没有想到的

是，8年之后的 8月 8日，我终于获得博士学位，作为一名新晋大学青年教师，回

到母校参加学术活动。八年时间如白驹过隙，重新看到母校的一草一木，可谓感

慨依旧。 

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或许是大中华地区规格最高、最具学术含金量的高水

平研习营。作为正式学员参加这场学术活动，可谓荣幸。我想，这个研习营吸引

我的，可能不仅仅是师资。我们身在大学，有很多机会聆听名师们的教诲（黄进

兴院士就曾在我们学校开过课）。最吸引我的是研习营的形式，以往也参加过各种

学术会议，但主要局限于论文的交流。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既提倡读万卷书，

也提倡行万里路，这是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最大的不同之处。 

作为一个近代史研究者，与这个研习营的主题实际交集甚少。除了对刘家峰

老师讲授的齐鲁大学等问题略有涉猎外，对其余问题基本都是外行。不过，此种

形式也足以给我以启发。治近代史者，尤其是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教育者，可

以利用的史料浩如烟海，是否有必要进行田野考察？答案是肯定的。其作用应该

不只是获得第一手的口述历史材料，还可能是回到历史现场，获得第一手的感官

认知，从而培养我们的历史感，修正我们的认知。更让我有启发的是，原来近代

史研究也应该注意碑刻文献。比如，在山陕会馆中，便发现一通当年侵略山东日

军立的纪念碑，主要是谴责国共两党，为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正名。此类话语，

在近代史的文献中并不特殊。然而，如果研究抗战时期山东地区的抗日活动，深

入挖掘碑文背后的历史，或许也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 

当然，也正由于的近代史背景，很多讨论中我是缺席的，更多处于一个旁观

者的位置。在旁听各种讨论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国内与国外博士阶段训练的差

距。无论在阅读文献方面，还是在理解力上，国外顶尖高校的博士都更胜一筹。

同样是陌生的领域，很多聪敏者亦可以迅速介入，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还有许

多学员，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集体参与的能力，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 



活动全程十余天，受到主办方最好的招待，无论在待遇还是规格上，都是无

可挑剔的。可以说，主办方在安排上事无巨细，最大程度为学员周到考虑。如果

说有美中不足，那就是日程过于紧密。每天白天的讲座加之晚上的高强度讨论，

颇有疲劳战术的感觉。虽然很多精力充沛的学员可能可以适应此种模式，但对我

个人而言仍嫌强度太大。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在课程与田野调查方面，还有必要

进一步紧密结合。孔庙、青州造像等课程，有曲阜与山东博物馆与之相互印证，

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如全真教、齐鲁大学、明清小说、宗教叛乱等，还不能

落实到田野调查上，使得课后对这些问题仍缺乏第一手的观感。 

一些不成熟的心得，交作业的前夜仓促写就，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